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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席勒：如何拯救破灭的美国梦

  [德]《明镜》周刊/文 殷叙彝/编译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Robert J.Shiller)上世纪90年代末

曾在《非理性的繁荣》一书中警告人们提防“网络价值的暴跌”，并因此声名大

振。  

  2007年6月，他在德国《明镜》周刊对他的采访中指出，信息技术的进步使

美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广大居民阶层的生活变得

很不稳定。他提出在税收制度中设立“平等指数”作为对策。  

  谁打碎了美国梦  

  《明镜》：席勒教授，这几年美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增长。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  

  席勒：美国社会上层的、占总人口1％的人过得极好，他们的财富大幅度增加了。

所有其他的人实际上在财政上都是很不稳定的——我不仅是指工人，而且也指有大学学

历的人。  

  《明镜》：西方社会的不平等为什么增加了？  

  席勒：这首先是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上世纪40年代计算机刚一发明，人们就已经

担心这会对他们的收入有负面影响。第一个计算机大专家诺贝尔特·温纳早在1948年，

也就是在广岛遭原子弹袭击后不久，就已经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原子弹还是新的计算器

对社会更加危险？信息技术代替了人脑，它使许多人的劳动成为多余的，而这会对收入

分配产生影响，给我们社会造成风险。人们由于计算机而失去工作。对于未来的历史学

家来说，在这里十分明显地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时代交替：信息技术的进步在20世

纪后半叶和21世纪前半叶导致了一次深刻的变化。我认为，我们才刚刚开始看到这一变

化的后果。  

  《明镜》：新技术往往改变世界。织布机和蒸气机消灭了许多工作——但它们同时

也创造了伟大的机会。  

  席勒：不错。但是您提出的是不平等问题。经济学中没有一种理论说明技术会减少

不平等。情况会变得更好或变得更坏，我们却根本不知道。正因如此，我要确定地说，

我们面临巨大的风险。无论如何，最近几年不平等明显地加剧了。  

  《明镜》：美国是否又将朝19世纪后期的那种情况发展？那时洛克菲勒家族和万德

比尔特家族积聚了童话一样的巨额财富，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很糟。  

  席勒：看来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如果处于社会下层的，占总人口1／5的人的收入

只是国民收入的4%，我们就真正有麻烦了。一切取决于由生产率提高而获得的收益在各

个阶级之间怎样分配，而我们对这方面的了解是不够的。  

  《明镜》：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平等不是一件坏事，而是资本主义制度

中一个重要的激励人们发挥效能的原因。  

  席勒：我们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一个存在彻底平等的世界是值得争取的。谁更加努力

工作或者更有才能，也就应当多得报酬。但是我认为不平等有一个最佳程度，我们不应



 

当滑向极端。  

  《明镜》：乔治·W.布什的经济政策也包括很重要的一点：为超级富人减去几十亿

美元的税负。他是否应为不平等加剧承担责任呢？  

  席勒：我估计他是想借此也推动财富的普遍增长，也确实产生了这个效果。但最重

要的后果是使富人的财富进一步增加了。不过人们对这一情况的愤恨还是有克制的，因

为美国人总是认为自己或者至少自己的儿女有一天会富起来。如果不平等还要加剧，这

种心态就难以保持了。  

  《明镜》：这么说，美国人关于“从洗盘工到百万富翁”的梦想和许诺已经不再起

作用了？  

  席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70年代，这还是现实的，那时大家的生活都在改善。在

那以后，美国梦早已破灭了。  

  应对之策：税法中的“平等指数”  

  《明镜》：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席勒：人们应当在风险还没有全力袭来之前就想法对付。我和我的同事列昂纳德·

布尔曼正在设计一种新的税制。我们把它称为税法中的“平等指数”。想法很简单：一

旦不平等加剧，税率就自动改变……  

  《明镜》：……超级富豪就必须向国家缴纳更多的钱？  

  席勒：这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的法律是针对一切居民阶层的。如果上层中产阶级

得益而下层中产阶级却因此吃亏，或者仅仅相对贫困的人使极端贫困的人吃亏，我们的

机制也同样应当干预。这对每一个人都是适用的，不管是对富人的税收减负还是对弱者

的支援都一样：国家的要求和义务不应当仅仅面向两头。  

  《明镜》：您曾把你们的建议称为“水涨船高税收制度”，这是什么意思？  

  席勒：这是以约翰·肯尼迪的一句话为根据的。他说：涨潮时所有的船都会升高。

我们正是想做到这一点。  

  《明镜》：你们想用增加的国家收入来做什么？  

  席勒：国家的收入是增加还是减少，这是它的事。我们只是想做到使社会不致倒向

一个极端，使税率更加公正。  

  社会福利、教育投资与职业保险  

  《明镜》：但是你们仍不能消除像德国这样的大批失业。  

  席勒：无论如何，人们不应当再制造任何排斥劳动的刺激机制了。例如，为了替代

福利国家，可以采用负所得税制度。它基本上是主张，您只有在也承担一份工作时才能

得到国家的帮助。你们在德国确实有一个可以与这相比的制度吗？  

  《明镜》：没有。不过目前正在对此展开讨论。  

  席勒：我们在美国从1975年起就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经验，许多国家都采用了。

很简单，某人自己挣1000欧元，政府再加上300欧元。这确实比只是简单地发放失业救

济金更好。而且您还可以在这里看到经济和经济学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今天对人的行

为和推动他们的因素知道得更多了。从这一科学方面的进步可以日益产生更多的具体政

策措施。我对此是很乐观的。  

  《明镜》：在问题涉及改善全球化的后果时，康采恩首脑和政治家喜欢开出一个标

准处方：向教育投资。能请您解释一下人们怎样使福特公司解雇的流水线操作工人成为

谷歌网的工程师吗？  

 



  席勒：如果您也把中国的几十万年轻的工程师考虑进来，问题就更复杂了。后者最

后成为出租汽车司机，因为经济还根本不能吸纳他们。教育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

且是一项有风险的投资。我们必须帮助人们面向风险，使他们不致因此毁灭。从根本上

说，我们需要一种适于每个人的全球化保险。  

  《明镜》：它应当怎样运作呢？  

  席勒：我们应当设计一种生活费用保险单。您如果作为生物工程师开始职业生涯，

就可以投保。如果您后来由于全球化而失去工作，保险公司就将付给您薪金。我确信，

我们凭借现代的信息系统是可以设计出这种手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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